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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國大西北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省區的
回、漢、土、藏、東鄉、保安、撒拉、裕固8個民族
中，流傳着一類以當地漢語方言演唱、曲令達百餘種
的古老民歌，從明清時期傳唱至今數百年，生動地詮
釋着西北民族生活的酸甜苦辣。這就是有着「西北之
魂」、「西北百科全書」之稱的「花兒」（亦稱「野
曲」、「少年」）。
作為新疆乃至西北地區「70後」花兒歌手中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生活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二六工鎮
的馬成，幾十年來把「花兒」傳遍了大漠戈壁、庭院牧
場，用心血汗水澆鑄了「新疆花兒」的輝煌……
馬成現在是昌吉市二六工鎮的一名「文化專幹」。
記者見到這位著名的「花兒王子」時，他正穿着一身
傳統的回回民族服飾，為「60周年．走進新疆」的中
外媒體記者傾情演唱「花兒」。

傾情花兒歷經坎坷
1976年7月，馬成出生在有「花兒的故鄉」之稱的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這是一個漢、回、藏、
土等民族雜居，山大溝深的國家級貧困縣。儘管「一
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但這裡民風淳樸，是典型的
花兒流傳地區。每當春暖花開、或逢盛會、或有閒
暇，便有一曲曲花兒迴盪在大山深處、田間地頭。
馬成的童年便是在「花兒」聲中度過的。家境的貧
寒使他過早地離開了校園，但他對「花兒」的癡迷卻
是與日俱增，甚至到了家人都無法容忍的地步，打
他、罵他，他就跑到大山深處去一邊放羊一邊唱。
為了生活，年長一些的馬成在民和老鴉峽、偌羌阿

爾金山、西藏九扎溝等地跟隨別人挖過三年的金子，
小小年紀承受着本該不是他那個年齡所能承受的繁重
勞動。一路上的艱辛，對家鄉的眷戀和對家人的思
念，體力的透支，使他以「花兒」發洩心中的苦和
愁。特別是在西藏九扎溝挖金子時，路過改則河，一
行15人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把麵粉、柴草、帳篷等
用肩扛在齊腰深的河水中運過去，水面的浮冰劃破了
肚皮，他忍着疼痛，滿眼含着淚水，唱起了《沙娃
淚》，領頭的老闆和大家聽着他的「花兒」，紛紛流
下了傷心的眼淚……

遠走伊犁紮根新疆
在國家移民扶貧開發政策的推動下，馬成來到祖國

西陲的伊犁河畔謀生。由於擅長唱當地人喜歡的花
兒，馬成很快被當地人所接受並得到了當地戶口，成
為一名新疆人。
在伊犁這個第二故鄉，馬成起早貪黑地在建築工地
上打工。生活的重壓並沒有使他改變對花兒的鍾情，

他把打工掙來的血汗錢一半留給家用，一半自己帶
上，多次到青海、甘肅拜訪朱仲祿、馬俊、蘇平等老
一輩花兒藝術家，同時也得到了新疆「花兒王」韓生
元和伊犁八十子老藝人的指點，使自己的技巧和演唱
水平都得到長足進步。
自1996年6月在伊犁首屆全疆花兒大賽中榮獲金獎
一炮而紅之後，馬成連續多次獲得伊犁州、新疆乃至
西北五省區的花兒金獎。2006年，馬成的首張個人專
輯碟片《花兒流芳伊犁河》出版發行，開創了農民花
兒隨光碟走出新疆、走向全國的先河。他演唱的《馬
營令》、《清水令》等最為人們所稱道，被新疆花兒
愛好者稱之為「花兒王子」。
2007年10月，時任昌吉市市長的譚成貴慧眼識才，

將馬成從伊犁請到了昌吉市新組建的花兒藝術團。從
此，馬成成為專職文藝工作者。安定的工作環境讓馬
成更加奮發圖強，逐漸在河湟花兒的基礎上，結合新
疆原生態的環境、民族習俗、語言音韻，形成了獨具
新疆特色的「花兒」。

夙興夜寐傳承發展
「『花兒』主要是口頭傳授，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

就是傳唱。老一輩的傳唱者因身體等各方面原因不願
再唱了，而年輕人大多沒有接觸過『花兒』，對這一
傳統文化並不了解。長期這樣下去，『花兒』的前途
很渺茫。」
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以馬成為核心的花兒創

作團隊努力下，從2006年開始，二六工鎮正式成立了
「花兒」培訓班，打造「全疆花兒藝術特色第一

鎮」，挖掘「花兒」藝術，搜集民間藝人，整理民間
「花兒」詞曲……如今「連孩子們都會唱『花兒』，
別的學校課間做廣播操，我們跳『花兒』!」
「『花兒』從娃娃抓起，學生的接受能力比大人
強，我們並沒有要求學生們能把『花兒』唱到多好，
就是希望提起『花兒』時，他們個個能表演。」馬成
說。

「花兒王子」馬成：讓新疆花兒代代傳唱

■■馬成馬成

■馬成參加歌唱比賽

■馬成為當地學生講花兒

■馬成為中外媒體60
周年走進新疆採訪團唱
「新疆花兒」王辛鵬攝

文：香港文匯報 黃：黃聲遠

Why宜蘭？
文：最初從耶魯畢業，為何選擇回到台灣？
黃：我是台北長大的小孩，多少都有一點天龍國的感
覺，當時我很好的朋友就是那種在田裡面長大的，
和我們這種台北中心的在城市長大、過度教育競爭
型的小孩完全不同。我在東海碰到他的時候，感覺
人生可以不是這樣。
一開始回到台灣還沒想到要去宜蘭，我只知道
我當然不會呆在美國，還是在自己家鄉比較自由
比較有選擇的機會。還有我想我自己都不要這
樣活，那我的小孩當然也不要這樣活，所以我
現在兩個女兒很輕鬆，每天很快樂也不用補習
成績照樣很好，她們都對自己有想法，差不
多match到我原來的想像。

文：為什麽會選擇宜蘭？
黃：也說不定不是，可是人生就是沒辦法重

來，很多人也講說如果你不在宜蘭，大
概也活不到今天，因為宜蘭被兩座山封
閉，它離台北近，也有一個反抗的傳
統。
但我想還是有幾個機緣吧。我從美
國回來先在台北教書，然後我爸媽
就剛好移民，也就是說在台灣只剩
下我一個人，當然有些親戚在台北
啦，但就是沒有那麼常來往，當
時我一個朋友在宜蘭，冬山河親
水公園剛弄起來，我覺得說台灣
竟然也可以做到這個品質。
有一次開會他們找我這種剛
回台灣的年輕學者去參加，
因為小孩子什麽都不怕就亂
講話，所以當時的遊錫堃縣
長，覺得我這個傢伙還蠻
有趣的，想說這是誰
呀——我是會後看到他
在寫字才知道。他覺得
我這個年輕人挺有意思
的，這算是有點公家
的淵源。
私人領域既然我的朋友同學在那邊，
他們後來碰到困難，所以我順勢也就開始純幫忙地
做一個小小的project。因為我在台北也沒必要，爸
爸媽媽也不在了，我去哪裡都一樣，正好有個最要
好的朋友，當然就去啦。去了之後好山好水就呆下
來了，原來不會游泳也學會了，宜蘭的水這麼好，
山也漂亮。它的生活形態有點像在美國，一天到晚
沒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健康，一步一步從一個
人到找多一個學生再多一個，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田中央」就慢慢長出來，

建築本非夢想
文：「田中央」的成立，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計劃嗎？
黃：更像是個意外，因為大多數事情都不是計劃中的，

碰到了誰心
情 是 開 放
的，就去做。
到 目 前 為 止
「田中央」做的
所有項目都是非
計劃的，譬如有
人跟你講他在橋樑
上遇到的困境，或
者有人說在做垃圾
掩埋場，他們本來想
要這麼做，可是後來
覺得我有更好方法，我
們是開放架構，所以碰
到什麽就弄什麽……因
為我自己本身其實蠻空白
的，但只要跟朋友好好相
處——通常我對人有感情
時，他喜歡的事就變成我喜
歡的事。但我不是那種充滿
夢想的文青類型。

文：建築不是您的夢想嗎？
黃：我不知道，我根本不懂夢想是

什麽意思，其實通常你自己有興趣的事情跟能力有
關。我的空間能力比較好。我其實並沒有一定要做
什麽事情。陳文茜她自己在廣播裡有說我像一個白
開水，可以把什麽都絞進來，絞完之後還可以把別
人也變成白開水，她講的我覺得還蠻準確的，其實
我並沒有覺得自己一定要做什麽事。我自己的人生
都是跟着朋友走的。

文：您選擇建築作為專業是因為自己在這方面有能力？
黃：我成績一直都很好，可我是一個乖乖的小孩，爸爸

媽媽是老師，很幸福那種乖乖學生，然後也沒有政
治意識，很傻，後來我在高中時有個同學想念建
築，我就發現其他人很輕鬆就可以把書念得很好，

可是我要很努力。我發現說他講的那個建築和我以
前有興趣的事情是有關的，所以我後來就去考，他
沒考上我卻考上，確實就變得很輕鬆，因為建築需
要知道的政治經濟宗教哲學地理人類學我都喜歡。
剛好我念得輕輕鬆鬆，根本不用念就可以狀態很
好，大家都覺得我之後就會回東海大學當系主任，
覺得我是個很好的學者等等，但萬萬沒想到當時台
灣的狀況是：你隱隱約約覺得你認識的世界是有問
題的，因為我們政府一直在騙我們，你一直覺得有
問題，大家一股腦先出外再說，出去搞了半天可能
外地混得很好，但是混得很好還是沒解決問題啊。
所以才回台北。
我是跑到宜蘭才真的開竅。因為那個地方很特

別，我才開始發現原來法律是談出來的，我才知道
為什麽以前覺得怪怪的，原來小時候被教導有些事
情必須要遵守。可你不曉得為什麽要遵守那些不對
的事情？
到了宜蘭之後，我認識到真實的重要性——要解

開我這些結，回到真實是什麽的問題上。練習自己
去找真實，一旦啟動這個之後，後面我們就可以進
步。

文：所以對您來說，「田中央」也是一個跟很多朋友一
起做事的平台？

黃：是。

文：有評論說您是建築界的人類學家。您本身會很看重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嗎？

黃：我就是一個乖乖小孩，連叛逆的條件都沒有。我爸
媽是外省人，而我對很多我們台灣很多真正的地方
懵懂無知，所以對我來講那一切都要學習，因為你
欠缺，很在意這些事情。自己身份上有像原罪的這
種狀態，所以對事情平等會特別在意。
自由可以選擇，但平等博愛要靠努力。後來就透

過建築來實現，建築可以當成很大的背景框架——
如果我們的每個動作都讓人覺得事情不是你以前想
的那樣，光是這樣就很有解放的效果。

誠實和勇敢面對環境的態度
文：您怎樣讓人們感覺到建築和平常人的生活有關？
黃：至少我們不會故意塑造那個壁壘，我們都是拿髒髒

的模型，儘量讓用的人可以看，也做得很大，儘量
讓人看得懂，然後不斷改來改去。我覺得建築儘量
不要去製造那個壁壘吧，我們的專業框架裡面有哪
些壁壘，都把它拿掉，再多一點想像。
像我們做都市工程，清理水溝、把馬路上的東西再
挖起來，這些東西對很多人來講都嚇一跳，其實重點
是表達的方法——他不是沒有那個經驗啊，他小時候
看到這邊有柳樹有河灘，記憶很深刻，可是如果一直
說把它挖出來，現在一定做不成，我們的方式是去旁
邊借地做這件事情，將心比心讓他了解。
其實還好，我覺得我們好像很自然把建築融於未

來，而不是融於過去或者現在。建築是要對十年二
十年後有個想像，去鋪陳好。

文：您的很多案子都善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也是
您的興趣嗎？

黃：團隊中每個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們的問題也會
變成我的問題，他們分別有不同的心結，我會支持
他們去做。我最欣慰的是我們這個團隊對世界的態
度不是抱怨，而是覺得每件事情都得插上手。人家
真心誠意跟你講，我們就有點像小小土地公，每個
人都把他的問題跟我們講，我們不一定能解決，但
很可能順便解決掉。
這個經驗多了之後，每個同事都覺得自己是有貢

獻的——不是做別人眼中的好的建築師，而是他日
常生活接觸到的每一件事都有所貢獻。那些事情也
許不大，但解決小的問題會逐漸建立起來一種看事
情的自信。
只要誠實和勇敢面對環境的態度有影響到人，那

其他的像是這個房子它以後怎樣，我覺得都還好。
可是通常我們做出來的事情是融於未來的意思，是
說這個房子建起來，也影響到它周圍的環境、周圍
的人。

頂耶魯大學建築系優異的成績

頂耶魯大學建築系優異的成績，，曾代表美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第五屆國際建築邀請展

曾代表美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第五屆國際建築邀請展，，建築建築

師黃聲遠過去
師黃聲遠過去2020年卻離開都市

年卻離開都市，，落腳在蘭陽平原上的農業縣宜蘭

落腳在蘭陽平原上的農業縣宜蘭。。黃聲遠與田中央工作群

黃聲遠與田中央工作群，，多年多年

來在宜蘭上山下鄉

來在宜蘭上山下鄉，，與居民共創蘭陽平原上獨特的幸褔生活美學

與居民共創蘭陽平原上獨特的幸褔生活美學。。

對他而言
對他而言，，建築不只是興造房子

建築不只是興造房子，，而是深耕家園
而是深耕家園。。更有許多人認為他是建築界的人類學家

更有許多人認為他是建築界的人類學家，，因因

為他在建築的專業知識之外

為他在建築的專業知識之外，，更注重關照人與人之間的情誼

更注重關照人與人之間的情誼。。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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